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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了
不
少
所
謂
﹁
混
合
媒
體
﹂

或
多
元
媒
體
的
演
出
，
還
是
數

這
次
在
倫
敦
國
家
畫
廊
看
的

﹁
蛻
變
、
二
○
一
二
﹂
最
耍

家
。

英
國
國
家
畫
廊
不
惜
重
本
，
分
別

在
八
○
年
代
、
二
○
○
九
及
今
年
購

進
了
提
香
︵T

itian

︶
在
十
六
世
紀
以

﹁
詩
集
﹂
為
題
，
以
希
臘
神
話
為
內
容

的
三
幅
著
名
畫
作
。
第
一
幅
畫
於
一

五
五
六
年
，
寫
狩
獵
女
神
戴
安
娜
帶

領
眾
仙
女
到
達
森
林
一
個
溪
水
池
棲

息
，
她
們
忽
然
想
在
溪
水
洗
浴
，
衣

服
脫
去
，
才
發
現
其
中
一
個
仙
子
被

朱
比
特
誘
姦
成
孕
，
戴
安
娜
大
怒
要

把
這
個
名
叫
嘉
麗
絲
桃
的
仙
女
驅

逐
。
提
香
筆
下
的
羞
辱
佈
局
栩
栩
如
生
。

第
二
幅
畫
寫
獵
士
亞
達
爾
安(A

ctaeon)
無
意
中

在
森
林
撞
見
戴
安
娜
跟
仙
女
們
洗
浴
裸
身
。
戴

安
娜
立
刻
背
向
這
個
無
禮
的
男
人
，
面
露
怒

容
，
惶
恐
的
亞
達
爾
安
即
將
邁
向
他
悲
慘
的
命

運
。
提
香
的
第
三
幅
畫
寫
戴
安
娜
用
水
潑
向
亞

達
爾
安
的
眼
睛
，
並
向
他
發
難
，
畫
和
詩
說
亞

達
爾
安
蛻
變
成
角
獸
，
頭
身
拉
長
，
最
後
撕
裂

而
死⋯

⋯

。
展
覽
同
時
展
出
舞
蹈
家
、
媒
體
及

裝
置
藝
術
家
對
提
香
﹁
詩
集
﹂
三
部
曲
的
演

繹
，
化
成
多
媒
體
的
﹁
蛻
變
﹂。

以M
ark

W
allinger

為
例
，
他
的
創
作
便
是
從

偷
窺
或
看
了
不
該
看
的
事
情
㠥
墨
。
現
場
裝
置

了
一
個
重
門
深
鎖
的
浴
室
，
觀
眾
只
能
透
過
一

扇
百
葉
木
門
的
縫
隙
望
到
在
移
動
的
身
軀
，
還

有
一
道
視
覺
模
糊
的
磨
砂
玻
璃
。
但
原
來
乾
坤

還
在
浴
室
木
門
的
匙
孔
；
我
看
見
有
觀
眾
跪
在

地
上
從
匙
洞
窺
看
良
久
，
我
也
跟
從
他
的
舉

動
，
一
看
果
然
窺
見
豐
滿
如
戴
安
娜
的
真
實
肉

身
一
絲
不
掛
，
一
個
裸
女
在
內
裡
潔
身
。
轉
身

也
太
遲
了
，
觀
眾
也
等
㠥
蛻
變
成
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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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李
小
嬋

偷窺天神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話
說
黃
仁
宇
的
︽
萬
曆
十
五
年
︾
英
文
初
稿
完

成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夏
，
原
名
為
︽
一
五
八
七
，
無

關
重
要
的
一
年
︾
︵1587,

A
Y
ear

O
f
N
o

Significance

︶，
幾
經
波
折
，
至
一
九
八
一
年
才
由

耶
魯
大
學
出
版
社
印
行
，
其
後
一
紙
風
行
，
不
知

出
了
多
少
個
中
譯
本
，
簡
體
版
叫
︽

十
五
年
︾，

繁
體
版
有
︽
萬
曆
十
五
年
︾，
也
曾
出
現
︽
萬
歷
十
五

年
︾，
一
般
都
以
為
那
是
繁
簡
換
碼
所
致
，
但
翻
查
一

些
史
書
和
字
典
，
發
覺
也
是
用
﹁
萬
曆
﹂
與
﹁
萬
歷
﹂

並
存
。

兩
者
並
存
的
例
子
屢
見
不
鮮
，
大
多
與
歷
代
君
主
的

年
號
相
關
，
諸
如
﹁
慶
曆
﹂、
﹁
大
曆
﹂、
﹁
寶
曆
﹂
等

等
，
不
禁
教
人
心
裡
納
悶
。
何
以
如
此
？
王
彥
坤
編
著

的
︽
歷
代
避
諱
字
彙
典
︾
終
於
揭
開
了
謎
底
，
原
來
那

是
乾
隆
惹
的
禍
：
﹁
清
高
宗
愛
新
覺
羅
氏
名
弘
曆
。
避

偏
諱
﹃
曆
﹄
：
︽
歷
代
諱
字
譜
︾
曰
：
諱
曆
曰

﹃
歷
﹄，
缺
筆
作
﹃
厤
﹄，
曆
數
字
用
﹃
氣
數
﹄
代
，
曆

本
稱
﹃
時
憲
書
﹄，
萬
年
曆
稱
﹃
萬
年
書
﹄，
書
明
萬
曆

年
號
為
﹃
萬
歷
﹄，
永
曆
為
﹃
永
歷
﹄。
﹂

翻
查
歷
朝
君
主
年
號
，
發
覺
只
有
﹁
曆
﹂
而
無

﹁
歷
﹂，
故
此
，
凡
是
兩
者
並
用
的
年
號
，
都
是
乾
隆
以

後
的
事
，
可
一
律
改
正
為
﹁
曆
﹂。
漢
武
帝
劉
徹
乃
第
一
位
使
用

年
號
的
君
主
，
年
號
為
﹁
建
元
﹂︵
公
元
前
一
四
○
年
至
公
元
前

一
三
五
年
︶，
此
前
的
帝
王
只
有
年
數
，
如
﹁
始
皇
二
年
﹂，
並
無

年
號
。

第
一
位
以
﹁
曆
﹂
字
為
年
號
的
君
主
是
武
后
武
則
天
，
她
在
位

二
十
二
年
︵
六
八
三
年
至
七
○
五
年
︶，
年
號
達
十
四
個
，
最
短

的
只
用
了
三
個
月
，
最
長
的
用
了
四
年
，
其
中
一
個
年
號
是
﹁
聖

曆
﹂。
唐
代
有
兩
帝
以
﹁
曆
﹂
字
為
年
號
。
唐
代
宗
李
豫
在
位
十

七
年
︵
七
六
二
年
至
七
七
九
年
︶，
用
得
最
長
的
年
號
為
﹁
大

曆
﹂，
用
了
十
四
年
；
唐
敬
宗
李
湛
十
六
歲
登
基
，
十
八
歲
病

逝
，
在
位
不
足
三
年
︵
八
二
四
年
至
八
二
六
年
︶，
年
號
為
﹁
寶

曆
﹂。宋

仁
宗
趙
禎
十
三
歲
登
基
，
在
位
四
十
一
年
︵
一
○
二
二
年
至

一
○
六
三
年
︶，
用
過
九
個
年
號
，
其
中
一
個
是
﹁
慶
曆
﹂，
用
了

八
年
。
民
間
傳
說
乃
至
戲
曲
有
﹁
貍
貓
換
太
子
﹂
的
故
事
，
所
換

太
子
就
是
趙
禎
。
明
神
宗
朱
翊
鈞
十
歲
登
基
，
在
位
四
十
八
年

︵
一
五
七
二
年
至
一
六
二
○
年
︶，
一
直
用
萬
曆
為
年
號
，
史
稱

﹁
萬
曆
皇
帝
﹂。
南
明
最
後
一
位
君
主
朱
由
榔
在
位
十
六
年
︵
一
六

四
六
年
至
一
六
六
二
年
︶，
年
號
為
﹁
永
曆
﹂。

此
外
，
還
有
一
些
亂
世
稱
王
的
國
君
以
﹁
曆
﹂
字
為
年
號
。
殘

唐
五
代
的
鹽
梟
錢
鏐—

—

吳
越
王
，
在
位
二
十
五
年
︵
九
○
七
年

至
九
三
二
年
︶，
年
號
﹁
鳳
曆
﹂，
五
代
十
國
時
代
，
後
梁
郢
王
朱

友
圭
發
動
政
變
，
命
僕
夫
馮
廷
諤
殺
梁
太
祖
︵
朱
溫
︶，
繼
而
稱

帝
，
在
位
僅
一
年
︵
九
一
二
年
至
九
一
三
年
︶，
年
號
也
叫
﹁
鳳

曆
﹂。
遼
穆
宗
耶
律
璟
在
位
十
八
年
︵
九
五
一
年
至
九
六
九
年
︶，

年
號
﹁
應
曆
﹂
；
耶
律
雅
里
一
一
二
三
年
四
月
稱
帝
，
改
元
﹁
神

曆
﹂，
同
年
十
月
病
逝
。

宋
仁
宗
慶
曆
元
年
，
壯
族
人
儂
全
福
︵
建
長
生
國
，
自
封
昭
聖

皇
帝
︶
被
大
越
︵
今
越
南
︶
李
太
宗
所
殺
，
其
子
儂
智
高
起
兵
反

抗
，
在
大
宋
與
大
越
的
夾
縫
中
建
大
曆
國
︵
一
○
五
二
年
五
月
至

一
○
五
三
年
正
月
︶，
年
號
﹁
啟
曆
﹂。
四
年
後
建
南
天
國
抗
大

越
，
稱
仁
惠
皇
帝
，
又
七
年
後
舉
兵
反
宋
，
改
稱
大
南
國
，
年
號

亦
為
﹁
啟
曆
﹂，
後
敗
於
狄
青
，
流
亡
大
理
。

「曆」與「歷」
葉　輝

琴台
客聚

參
加
香
港
潮
屬
社
團
總
會
訪
問

團
訪
問
北
京
。
兩
天
半
的
時
間
，

進
行
了
八
場
會
見
，
其
﹁
密
度
﹂

可
知
。
除
了
一
場
是
與
北
京
潮
人

聯
誼
會
的
鄉
親
相
聚
之
外
，
其
餘

七
場
都
是
有
關
領
導
人
會
見
，
包
括
政

協
主
席
賈
慶
林
和
港
澳
辦
主
任
王
光

亞
。
這
表
示
中
央
領
導
人
對
香
港
潮
州

人
的
重
視
，
也
說
明
香
港
潮
籍
人
士
的

影
響
力
。

潮
州
其
範
圍
只
是
廣
東
的
一
小
部

分
，
即
包
括
汕
頭
、
潮
州
、
揭
陽
三
個

市
，
人
口
約
一
千
二
百
萬
，
佔
全
省
二

十
一
個
市
的
七
分
之
一
。
但
是
潮
州
人

在
海
外
和
港
澳
台
地
區
，
卻
與
廣
府

人
、
福
建
人
、
江
浙
人
、
客
家
人
齊

名
。

香
港
有
潮
汕
人
約
一
百
二
十
萬
，
佔
香
港
居
民

六
分
之
一
左
右
。
在
海
外
各
國
和
台
灣
地
區
，
也

有
潮
籍
華
人
華
僑
約
一
千
萬
，
散
布
全
國
各
地
又

有
約
一
千
萬
。
即
是
廣
義
的
潮
州
人
有
逾
三
千
萬

之
眾
。
特
別
是
香
港
的
潮
州
人
，
與
內
地
以
及
海

外
華
僑
有
廣
泛
的
聯
繫
，
其
影
響
力
不
可
低
估
。

所
以
中
央
統
戰
部
、
國
務
院
僑
辦
、
文
化
部
，
人

大
、
政
協
的
僑
委
等
領
導
人
都
相
繼
會
見
，
以
示

鼓
勵
和
重
視
之
意
。

但
是
，
在
北
京
跑
多
個
衙
門
，
殊
不
容
易
。
最

要
命
的
是
交
通
阻
塞
。
北
京
是
堵
車
名
城
，
素
有

﹁
首
堵
﹂
之
稱
。
每
去
一
處
，
車
子
來
回
，
動
輒
兩

三
小
時
。
加
上
會
見
、
照
相
留
念
，
起
碼
又
一
個

多
小
時
。
如
果
加
宴
會
，
又
是
個
把
小
時
。
一
天

三
至
四
場
，
其
累
可
知
。
年
富
力
強
的
當
然
不
當

一
回
事
，
但
我
這
位
耋
耄
老
人
，
實
在
頗
為
吃
不

消
也
。

我
在
近
半
個
世
紀
，
赴
北
京
逾
百
次
，
大
部
分

都
是
前
往
開
會
。
特
別
是
在
回
歸
前
參
加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籌
委
會
及
其
前
身
預
備
委
員
會
，
赴
京
密

度
特
高
。
在
回
歸
之
日
前
夕
，
我
要
赴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接
受
﹁
香
港
特
區
基
本
法
委
員
會
委
員
﹂

聘
書
，
又
要
趕
回
香
港
參
加
翌
日
早
上
特
區
成
立

典
禮
。
奔
波
之
處
，
比
這
一
次
尤
甚
。
但
那
一
次

方
年
過
古
稀
︵
古
稀
是
古
人
稱
謂
，
我
稱
之
為
剛

達
老
年
之
前
的
﹁
大
年
﹂︶，
現
在
已
經
八
十
有

六
，
已
疲
不
能
興
矣
。
在
北
京
的
兩
天
半
，
是
生

平
活
動
最
疲
倦
的
一
次
。
不
料
再
轉
去
青
海
訪
問

更
累
，
真
正
是
歲
月
不
饒
人
也
！

歲月不饒人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隋
文
帝
的
獨
孤
伽
羅
皇
后
是
鮮
卑
貴
族
，
她
本
身
的
背
後
也

有
一
支
龐
大
的
政
治
人
脈
，
包
括
幾
個
姐
夫
，
如
李
淵
的
父

親
，
宇
文
化
及
的
爺
爺
宇
文
盛
，
和
父
親
宇
文
述
都
是
北
朝
重

臣
。
伽
羅
還
有
一
個
姐
夫
就
是
北
周
武
帝
的
長
兄
即
北
周
明
皇

帝
。
這
些
人
，
這
些
勢
力
，
都
先
後
成
為
大
隋
的
江
山
基
礎
。

獨
孤
皇
后
每
日
均
送
隋
文
帝
上
朝
聽
政
，
她
在
側
殿
打
聽
各
方
信

息
，
為
文
帝
策
劃
政
務
，
拉
攏
各
方
。
鮮
卑
之
女
人
從
政
，
例
子
極

多
。陳

寅
恪
在
他
的
︽
唐
代
政
治
史
述
論
稿
︾
中
開
篇
即
引
用
︽
朱
子
語

類
︾
一
一
六
︽
歷
代
類
︾
三
條
的
記
述
：
﹁
唐
源
流
出
於
夷
狄
，
故
閨

門
失
禮
之
事
不
以
為
異
。
﹂

中
華
民
族
壯
大
的
過
程
，
是
一
個
多
民
族
融
合
的
過
程
；
隋
唐
時
期

是
一
個
大
衝
突
、
大
融
合
的
過
程
。
晉
末
北
方
的
少
數
民
族
，
陸
續
進

侵
中
原
。
北
齊
、
北
周
都
是
東
胡
政
權
，
掌
握
兵
權
的
軍
官
，
基
本
都

是
鮮
卑
人
，
北
周
宇
文
泰
制
定
之
﹁
關
中
本
位
政
策
﹂，
拉
攏
關
中
地

區
的
漢
族
豪
門
，
和
北
齊
等
政
權
抗
衡
。
宇
文
泰
下
令
鮮
卑
貴
族
改
姓

關
中
姓
氏
，
爭
取
漢
人
的
認
同
，
以
利
統
治
。
隴
西
李
氏
為
關
隴
世

族
，
李
氏
的
郡
望
首
推
隴
西
，
因
此
隨
宇
文
泰
入
關
的
李
淵
先
祖
李
虎

才
開
始
自
稱
出
於
隴
西
。
創
建
李
唐
王
朝
的
唐
高
祖
李
淵
，
在
武
德
年

間
，
追
封
﹁
隴
西
堂
﹂，
貞
觀
年
間
，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修
﹁
氏
族
志
﹂，

把
隴
西
李
氏
列
為
李
氏
十
三
郡
望
之
首
、
全
國
姓
氏
第
一
。
到
了
唐
玄

宗
時
，
才
徹
底
完
成
附
宗
的
。
即
是
說
，
為
了
要
在
政
治
上
製
造
一
個

和
諧
的
局
面
，
鮮
卑
加
快
了
漢
化
的
過
程
，
學
習
漢
族
的
文
化
，
採
用

漢
族
的
典
章
，
還
製
造
了
自
己
的
漢
族
祖
先
歷
史
。
李
淵
認
老
子
為
祖

先
，
加
強
統
治
的
號
召
力
，
然
後
又
宣
稱
自
己
的
祖
籍
在
隴
西
狄
道
。

李
淵
在
隋
朝
時
已
有
勢
力
，
他
母
親
乃
文
帝
獨
孤
皇
后
之
姊
妹
，
形
成

了
外
戚
集
團
，
為
後
來
異
軍
突
起
、
吸
納
鮮
卑
軍
官
準
備
了
組
織
的
基
礎
。
李
淵

妻
竇
氏
是
竇
毅
之
女
，
實
際
上
是
匈
奴
人
。
而
竇
毅
妻
宇
文
氏
系
出
匈
奴
，
李
世

民
也
就
有
了
胡
人
血
統
。
李
世
民
妻
長
孫
氏
是
鮮
卑
人
，
唐
高
宗
李
治
也
帶
㠥
少

數
民
族
的
血
統
。
隋
唐
時
的
婚
姻
中
大
量
出
現
了
各
個
不
同
民
族
之
間
的
通
婚
。

不
僅
民
間
非
常
頻
繁
，
而
且
皇
室
內
部
、
達
官
貴
人
中
不
同
民
族
之
間
也
經
常
通

婚
。
唐
朝
的
時
候
，
唐
太
宗
死
了
，
其
子
高
宗
乙
太
宗
才
人
武
則
天
為
昭
儀
，
把

父
親
的
女
人
當
成
自
己
的
妻
子
，
武
則
天
的
權
力
越
來
越
大
，
中
國
出
現
了
第
一

個
女
皇
帝
，
這
與
吐
谷
渾
、
鮮
卑
、
匈
奴
諸
族
的
習
俗
相
合
。

在
唐
朝
立
國
的
一
百
多
年
間
，
許
多
遊
牧
民
族
的
生
活
習
俗
和
觀
念
在
社
會

上
廣
為
流
傳
。
李
氏
皇
族
中
多
次
出
現
亂
倫
之
事
，
這
乃
胡
族
的
舊
痕
跡
而

已
。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范　舉

古今
談

同
窗
文
化
在
這
半
年
內
出
版
了
三

本
書
籍
：
︽
一
號
排
練
室
︾
之
︽
第

一
幕
︾、
︽
第
二
幕
︾
和
︽
事
筆
宜

詞
︾。
首
兩
本
是
香
港
演
藝
學
院
一
班

在
演
藝
事
業
上
有
成
的
畢
業
生
合
寫

的
文
集
，
後
者
則
是
填
詞
人
岑
偉
宗
將
其

填
詞
經
驗
輯
錄
成
文
的
作
品
，
從
中
可
以

窺
探
香
港
音
樂
劇
場
的
部
分
面
貌
和
發
展

情
況
。

香
港
一
些
演
藝
文
化
機
構
在
這
十
多
年
來

出
版
了
不
少
戲
劇
書
籍
，
如
國
際
演
藝
評

論
家
協
會
︵
香
港
分
會
︶
先
後
編
印
了
數

十
本
不
同
類
型
和
主
題
的
戲
劇
研
究
書

刊
、
香
港
戲
劇
工
程
的
戲
劇
口
述
歷
史
、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資
助
的
出
版
項
目
、
香

港
戲
劇
協
會
出
版
的
五
輯
︽
劇
壇
點
將

錄
︾、
紅
寶
文
化
傳
播
的K

ing
Sir

戲
劇
藝

術
系
列
，
還
有
各
劇
團
自
行
將
其
個
別
劇

目
的
創
作
編
寫
而
成
的
刊
物
，
都
是
令
到

香
港
本
土
戲
劇
叢
書
豐
富
起
來
的
貢
獻

者
。我

是
抱
㠥
欣
喜
之
心
看
㠥
每
一
本
戲
劇
書

籍
的
誕
生
，
因
為
它
們
都
盛
載
㠥
香
港
戲

劇
工
作
者
嘔
心
瀝
血
的
創
作
經
驗
和
心

得
。
它
們
不
但
將
香
港
這
一
段
戲
劇
歷
史
的
面
貌
記

錄
和
保
存
下
來
，
更
加
為
以
後
從
事
戲
劇
工
作
的
人

提
供
參
考
和
借
鏡
之
用
。
雖
知
道
每
一
個
製
作
其
實

是
數
人
至
數
十
人
的
心
血
結
晶
，
大
家
在
努
力
多
月

後
將
製
作
搬
上
舞
台
，
但
落
幕
後
一
切
都
彷
彿
已
經

完
結
，
再
也
觸
摸
不
到
。
事
實
上
，
一
個
創
作
真
的

就
在
此
時
完
結
了
嗎
？
它
應
該
這
樣
煙
消
雲
散
嗎
？

除
了
回
憶
之
外
，
它
是
否
應
該
有
些
東
西
留
下
來

呢
？
所
以
，
將
一
齣
戲
從
零
至
落
幕
的
種
種
經
驗
記

錄
下
來
是
一
件
非
常
有
意
義
且
重
要
的
事
情
。
它
可

以
是
創
作
人
的
心
聲
、
執
行
者
的
怨
言
、
劇
評
人
的

批
評
、
觀
眾
的
支
持⋯

⋯

又
或
者
，
整
本
書
籍
可
以

是
學
者
根
據
劇
場
某
種
現
象
或
形
態
而
寫
成
的
學
術

論
文
、
記
錄
全
年
演
出
節
目
表
的
史
料
、
結
集
報
章

上
的
劇
評⋯

⋯

只
要
是
將
香
港
劇
壇
如
實
報
道
、
記

錄
、
刻
劃
或
討
論
，
所
有
戲
劇
書
籍
都
能
有
助
推
動

香
港
劇
壇
。

戲劇書籍的重要
小　蝶

演藝
蝶影

上
周
談
及
香
港
小
交
響
樂

團
在
九
月
底
的
﹁
一
霎
好
風
﹂

音
樂
會
，
本
周
續
談
。
節
目

下
半
場
有
香
港
作
曲
家
陳
慶

恩
博
士
的
點
題
作
︽
一
霎
好

風
︾，
笙
加
上
樂
隊
演
出
，
當
晚

為
此
作
的
世
界
首
演
，
由
盧
思
泓

獨
奏
笙
，
難
得
小
交
願
意
委
約
本

地
作
曲
家
創
作
，
值
得
欣
賞
。
由

於
是
首
演
，
初
次
聆
聽
，
我
不
敢

妄
自
評
斷
，
卻
想
起
中
國
美
學
有

空
靈
與
充
實
兩
端
，
此
作
平
衡
恰

度
，
中
西
合
璧
，
笙
取
空
靈
一

面
，
樂
隊
以
充
實
托
付
，
流
動
之

中
見
靈
氣
，
做
到
司
空
圖
︽
二
十

四
詩
品
︾
所
云
：
﹁
由
道
反
氣
，

虛
得
以
狂
。
天
風
浪
浪
，
海
山
蒼

蒼
。
真
力
彌
滿
，
萬
象
在
旁
﹂
的
境
界
。

壓
軸
是
史
達
拉
汶
斯
基
︵Stravinsky

︶
的

︽
普
爾
欽
奈
拉
︾
組
曲
︵Pulcinella

Suite

︶，

這
個
作
品
有
十
八
世
紀
意
大
利
作
曲
家
裴
高

雷
西
︵G

iovanni
Pergolesi

︶
的
音
樂
素
材
，

是
新
古
典
主
義
氣
息
甚
強
的
名
曲
。
至
此
，

音
樂
會
連
中
場
休
息
已
超
過
兩
小
時
，
樂
隊

也
稍
見
疲
態
，
幸
好
小
號
和
伸
縮
號
手
還
是

有
氣
有
力
︵
活
潑
的
第
七
樂
章
還
是
倚
靠
他

們
︶，
而
一
如
上
一
場
音
樂
會
﹁
最
愛
小
提

琴
：
紀
念
一
位
天
使
﹂，
圓
號
手
的
表
現
總
是

稍
低
於
樂
團
整
體
水
準
。
一
直
不
俗
的
木
管

和
弦
樂
隊
似
乎
開
始
後
勁
不
繼
，
齊
奏
不
太

充
實
，
焦
點
不
夠
集
中
，
然
而
主
力
之
一
的

雙
簧
管
還
在
狀
態
，
第
二
樂
章
的
小
夜
曲
尤

其
出
色
，
值
得
一
讚
。

本
文
刊
出
時
，
小
交
正
在
北
美
洲
多
個
大

城
市
演
出
︵
包
括
紐
約
和
蒙
特
利
爾
︶，
上
述

的
︽
古
典
交
響
曲
︾、
︽
一
霎
好
風
︾
和
︽
普

爾
欽
奈
拉
︾
組
曲
都
在
曲
目
之
列
，
還
有
浦

羅
哥
菲
夫
的
︽G

小
調
第
二
小
提
琴
協
奏
曲
︾

和
雷
史
碧
基
︵O

ttorino
R
espighi

︶
的
︽
第

三
套
古
歌
謠
與
舞
曲
︾，
相
信
遠
方
的
觀
眾
也

會
跟
我
有
同
感—

—

這
是
夠
份
量
的
節
目
。

一霎好風（下）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去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和我中學時代就一
直憧憬的一位中學校友通上電郵。我已經三十多
年不曾見過她，因為他們一家很早就搬遷到香
港。在郵件裡，我先自我介紹說我曾和她弟弟亞
明是中學同學。
接到她的回信時，真是高興，感謝今天的網

絡，為我們鏈接三十多年的歲月。在她的第二封
回信中，非常意外地得知她的弟弟亞明，兩年前
因車禍不幸已離他們而去了，令我驚訝不已。
亞明是我中學時期非常敬仰的一位多才多藝的

男同學，想到他已不在人世，不禁唏噓不已。一
些原已在記憶的長河中沉睡了三十多年的中學時
代往事，突然像湧泉似的一波推㠥一波浮現在腦
海。
一九七四年，我在廈門的著名小島鼓浪嶼讀中

學。儘管中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
束，那時的鼓浪嶼，卻是中國紅色海洋中的一小
片白色的資產階級根據地。可惜當時的我還沒有
意識到這一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
中嘛。一直到我離開鼓浪嶼，與其他地區的人有
了更多接觸以後，才知道一九七四年，我在鼓浪
嶼中學時代的生活，在整個中國來說是非常獨特
的。
鼓浪嶼是個小島，當時小島上面只有一萬多居

民，理所當然也只有一所中學。所有鼓浪嶼的孩
子都在一個學校上課，彼此抬頭不見低頭見。說
得原始一點，有一種部落意識，說得時髦一點，
有一種共同體意識。鼓浪嶼中學的獨特氣氛之
一，是同學們沒有像別的地方那樣積極爭取加入
共青團，也沒有把加入共青團看成是一件光榮的
事。
儘管其他地方文革的氣氛還是很濃厚，可是鼓

浪嶼中學的學生們除了學校學習以外，還學琴、
學英語、學書法繪畫，甚至公然看那時作為「毒
草」的外國小說，課餘大家都傳閱，你借給我，
我借給你，老師也不干涉批判，這是因為鼓浪嶼
的居民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
當時鼓浪嶼居民的主體是華僑家屬。很多同學

家裡除了父母的工作收入，還有海外僑匯，還有
親戚或者祖輩留下的私有房產。不像中國其他地
方，出身不好的人、有海外關係的人要夾㠥尾巴
做人；在鼓浪嶼出身不好的、有海外關係的人，
反而揚眉吐氣。這裡華僑的房產，國家沒有沒
收，反而成為獲得外匯的重要手段。鼓浪嶼這個
小天地，就順其自然地留下了她的本來面目。
亞明同學就是屬於那種家庭條件和個人天分都

非常好的鼓浪嶼孩子，上帝特別眷顧他，似乎所
有美好的東西，在不經意中都被他擁有。亞明同
學不僅非常聰明，還寫得一手瀟灑、自由奔放的
書法，大凡有這兩個優點的人，都是我們現在說
的「宅男」，可是偏偏上帝又恩賜他非凡的運動細
胞，是學校的體育明星，擅長的項目又是當時中
國最時髦的乒乓球。這些已經是令人羨慕不已
了，竟然上帝還給了他一副翩翩風度的美少年儀
表，有人說他比中國公認的美男子張國榮更漂
亮。總之，他走到哪裡，哪裡就有前呼後擁的一
群男同學。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是同學們心中的
偶像。
我那時對乒乓球有濃厚的興趣，會打幾個推擋

球之類的，就斗膽去報名參加校乒乓球隊。當
然，報名參加校乒乓球隊的人數遠遠多於校隊名
額，體育老師就根據大家的打球水平，把我們分
成正式隊員，和預備隊員。亞明當然是正式隊
員，還是隊長，我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預備隊

員。
預備隊員必須進行篩選才能成為正式隊員，不

過在篩選前有兩個月的練習時間。我們這些預備
隊員每天下課後都爭㠥搶乒乓球桌，巴不得天天
佔為己有。可是學校的乒乓球桌只有兩個，經常
輪不到我們練習，乒乓球室就關門了。有一天，
體育老師吩咐我們說：「再不抓緊練習，時間就
沒有了。你們班的預備隊員這兩天就到亞明同學
家練習，我已經和他家講好了。」
當時我們班有三個預備隊員，兩個男生，女生

就我一個人，我們一起去亞明同學家練球。亞明
同學家坐落在鼓浪嶼中學附近一條陡坡的半腰
處，是一棟典型的別墅型洋樓，紅磚為基調，點
綴白堊石，一樓和二樓面向大街都有一個羅馬式
的連拱廊，拜占庭式的弧線形拱頂下，鑲嵌㠥可
愛的瓶狀形欄杆裝飾。從遠處望去，就像牆裙下
擺鑲上一排鏤空的蕾絲，隱隱約約地藏在幾棵古
老茂盛的龍眼樹中，在我還是十幾歲的少女心
中，那一天有一種灰姑娘進「白馬王子」宮殿的
感覺，這一羅曼蒂克的畫面好長一段日子在我的
腦海總是揮之不去。
亞明同學出來領我們進到他家的樓頂房間，只

見一張墨綠色的乒乓球桌擺在正中央，鑲㠥雪白
布邊的草綠色乒乓球網在中線上繃得緊緊的。說
真的，在還沒有看到亞明家的乒乓球桌時，我想
像是一個類似乒乓球桌的大桌子吧，沒想到真的
是一個標準乒乓球桌。在鼓浪嶼，很多洋樓裡都
有大而漂亮的桌子，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乒乓球
桌，真是羨慕得不得了。
我家那時住在鼓浪嶼廈門大學宿舍，是鼓浪嶼

萬國租界時代的日本領事館，雖然也比較寬敞，
但我們的傢具全部是廈門大學發的，是沒有上漆
的粗糙的原木傢具，和亞明家相比，真是一個天
上、一個地下了。回家後我不禁對妹妹說：「我
們班那個亞明家居然有一個乒乓球桌呀！咱家什
麼時候也能有一個乒乓球桌該多麼好啊！」那時
候，中國其他地方不要說乒乓球桌，首先居民的

住房，容得下乒乓球桌面積的幾乎沒有吧。
兩個星期以後，我們進入篩選正式隊員的考

試。體育老師讓亞明同學負責考我們，讓他與我
們每一預備隊員打一局，由他說及格或者不及
格。也許是我太緊張，也許是上帝不讓我走體育
這條路，亞明同學打過來的第一個球，是旋球，
我一接，那個神奇的球，一碰到我的球拍，竟然
彈出一個離譜的弧線飛走了。只見亞明同學俊俏
的嘴角驕傲地一抿，強忍住沒有笑出來，這第一
個球，幾乎就決定了我的敗局，不用說，我落榜
了。非常遺憾，從此我離開了乒乓球隊，但是他
的那副很酷的強忍不笑的表情至今還歷歷在目。
上世紀七十年代，鼓浪嶼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出

國，並沒有人自發地想去當工農兵，只要有出國
的可能，很多人認為大學也不值得考，亞明同學
高中畢業以後馬上就移居香港了。從此我再也沒
有遇見過他，也沒有聽見什麼關於他的消息，我
們實在離得太遠了。現在回想往事，原來以前十
分平常的小事情，三十幾年以後，可以是那樣富
有詩情畫意，竟可以那樣地令人懷念。

憶鼓浪嶼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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